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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





【明慧网】中国的辐射防护专家李旭彤博士（左图）于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向日本政府申请庇护。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在东京的司法记者俱乐部，李旭彤博士向媒体解释了申请庇护的原因。


今年四十四岁的李旭彤博士是国家环保总


局核安全中心的研究员（相当于教授），曾经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四次获得国家的部级、省级科研进步奖。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生病，过去因为身体患有慢性肝炎等多种疾病，活的非常痛苦。而九六年开始修炼倡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后，身体越来越好。


令他无法理解的是，带给亿万人们健康和美好的法轮功却在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二零零二年九月，修炼法轮功的他仅因为参加邻居的家庭聚会，就被关押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和团河劳教所达十九个月。在被释放之后，又被送进中共国家机关工委办的“学习班”，强制转化。


他在记者会上说：“在（被非法关押的）这十九个月中，他们为了逼迫我承认谎言和放弃自己的信仰而不断对我施以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在被释放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依然被中共组织严密监视，被警察不断的骚扰。”


李旭彤博士表示曾经两次来过日本。多年前在日本进修时，日本同事表示他可以留在日本继续学习，但是他按时回国了。李旭彤也曾经到过美国，未曾考虑留在国外。现在选择留在日本，离开自己卓有成绩的职业生涯和亲人虽然痛苦，但与信仰被摧残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相比，实在是别无选择。


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的还有一位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逼出国门的优秀人才杨贵远。杨贵远是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病理生理学博士，原长春军需大学的教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学校软禁三个月后失去了工作。后来躲避迫害逃到广州后又被判两年劳教，在广州第一劳教所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酷刑折磨。二零零四年出国后得到日本政府的人道主义帮助，留在了日本。两位专家呼吁国际社会公开谴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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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








优秀人才不堪迫害被逼出国门








◆ 法轮大法已洪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的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已超过2661项。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九月


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一日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


次会议上，联合国关于酷


刑问题的特别报告员曼夫


德•诺瓦克向大会作了“酷


刑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


的调查报告。在特别报告


员发言之后的讨论阶段，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





李旭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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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网近期网址https://www2.xiachen.net, https://www2.Tianxing2006.net安全访问被封网站了解外界真信息！





我以亲身经历见证大法好




















我亲身经历了大法的神奇


我是唐山北部山区一钢铁厂工人，对法轮功没有了解，只是平时听一位修大法的人给我讲真相时他谈到“诚念法轮大法好，灾祸来时命能保”。而我最近亲身经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八月下旬的一天，我下班骑摩托车回家，在半路上遇到一妇女带孩子在路边干活儿。为了防止碰到孩子，我骑车万分注意。车也到孩子身边了，也不可能出事了。


刚一放松，万没想到孩子自己突然到了车前，眼前一场车祸不可避免。此时我一边刹车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


奇迹出现了，我和车子横着滑出去七、八米远。车子前半部份全部摔坏，而我自己丝毫未损，孩子在一旁和我一样平安无事。我当时意识到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和孩子，我从心中由衷的感激大法。今天，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大法是救人的” 。◇











乔高就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





大法弟子熊玉华被绑架捏造罪名判刑


熊玉华，女，汉族，60岁，原成都市国营715厂（现叫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机电车间电工。患有多种疾病，如肝炎、胃炎、肩周炎，颈椎骨质增生症、风湿关节痛、眩晕症等等，梳头手都抬不过肩膀，在岗时曾多次晕倒在车间。一九九七年，修炼法轮功后，她自感身体好了许多，人也有些精神了。她坚持修炼下去，在不知不觉中那些症状就都没了，人也健壮起来了，家务也能鼎力去做了。因儿女还小，读书需要钱，退休后就接些变压器的活儿在家加工，自感似乎生命又回到人生的中年了。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二日半夜，宏明公司保卫部部长张永长和建设路派出所户籍警刘川翔等,带一帮人来到熊家楼道，刘川翔以“查看厕所漏水”为由骗开门后，就抄查她家，同时将熊玉华铐上手铐欲将她带走。熊的老伴问他们是哪里来的并索要文书证件，他们自称是“市公安局一处”的，拒不回答文书证明的事。熊玉华的老伴不让他们带走熊玉华，刘川翔才说他们是户籍警及宏明公司的人，并将熊玉华带走了。 


事后，熊玉华的老伴到宏明公司党委及宏明公司保卫部、家委会、退办支部、建设路派出所、市公安局、成华区公安分局等询问熊玉华被非法抓捕的事，他们均说“不晓得这事”、“不知道”，还不准她老伴进去详问。三天后，草堂派出所将对熊玉华的盘问证、拘留通知书送到家中。她的老伴就去了草堂派出所要求说明抓熊玉华的原因。那里的警察还不承认熊玉华被关在那里。待她老伴拿出他们送来的盘问证后，他们又要她老伴去认具体执行的人，然后才接待了他。熊玉华的老伴问为何抓人，而且他们也不属于青羊辖区的人，为什么青羊区的人来抓熊玉华？他们说是“受委托执行任务”。老伴要见熊玉华，他们不允许。 


熊玉华被绑架后的10余天，她老伴才收到熊玉华从看守所寄来要他送衣服、被盖、鞋、钱等物的信。四月份，熊玉华的老伴收到一封衣、被、鞋、钱都收到了的信，此后，从五月至九月就再也无音信了，送去的物品收条上都是别人仿熊玉华的笔迹签收的。十月初老伴收到了从看守所寄来要衣物、厚被盖、棉衣、棉鞋、钱等物的信。此后再无任何消息。直到二零零五年六月，她老伴才在成华区法院里见到熊玉华本人却未能跟她说上话。那时老伴看到熊玉华人被迫害的已有些变形。 


八月份，熊玉华被非法判刑后被送入四川省女子监狱，不让探监。为了争取探视的权利，熊玉华的老伴去找了法院、司法部门、省监狱局，他们都说可以探监、可以见人。半月后，监狱才打来电话找熊玉华的女儿，说女儿可以去探监。 


于是父女俩去看望熊玉华。探监前女子八监区的狱警头子还专门找了熊玉华的女儿及老伴“打招呼”说，探监时不得说有关法轮功的话，并要他们父女俩答应了才让见。随后，父女俩在玻璃墙屋中见了熊玉华。 


熊玉华被绑架后，被恶人带到一家宾馆里，铐在椅子上。这还不算，他们还用探照灯、红外线灯照射她的眼睛及身体，在这样的酷刑下逼供三昼夜。酷刑后，熊玉华的眼睛受到极大的伤害，看人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看不清人的面容。人的形态都有些变了。 


在此期间，宏明公司保卫部长张永长找到熊玉华的老伴说：熊师傅在外面有活动才被抓，而且有证据。老伴反驳说，她一直在家干活，没到外边去过，有证据你们就拿出来好了。张又让熊玉华老伴说出熊玉华在外边的活动情况，还要他说法轮功的组织情况等。熊玉华的老伴说：“法轮功没有组织，这是强加。熊玉华一直在家干活，也没出去过。”张蛮横的说法轮功是有组织的，还硬说熊玉华老伴知道熊玉华在外的活动情况，要他说出来。还说咋说都行。 


之前，因长期收不到熊玉华从看守所寄出的信，不知她的情况如何了？人在哪里？送物进去，得到的收条又是别人模仿熊玉华的笔迹签收的，这让她的老伴非常担心，于是就去青羊公安分局草堂派出所询问情况。那里的人蛮不讲理，说不晓得，人已交出去了。老伴说：人是你们抓的，你们给的逮捕证还在这里，怎么能说不晓得呢！？再说人在你们手上，我是家属，来询问是正当合理之事，怎能说不晓得的话。那人就更横了的说：你去告嘛！去中央告嘛！这时一个老一点的警察看此情景就让熊玉华的老伴去辖区六一零那里问。 


当熊玉华老伴去成华区六一零办公室后，一位姓钱（桌上标示牌上为副书记）的见他。当说明了来意后，他阻止熊玉华老伴说话，还说：你说的我不听。你是法轮功的我不听。熊玉华和你（指熊的老伴）的情况我都清楚。你若能按我说的去说，熊玉华的事可大、可小、可无。你若能按我说的去做，你们（指熊玉华和老伴）见面都可以，但要我们安排，这事你去找建设路办事处的综合治理办的某某某（综和治理办的主任）……。 


这些事熊玉华的老伴当然不能去做。熊玉华是做好人的，他们说的那些都是莫须有的说法，都是给强加的。熊玉华老伴又多次去找宏明公司党委书记（赵德贵），但次次都是托故不在未能见到。 


在熊玉华快要被送上法庭前，一天，突然有一位离休老干部（钦差官）来到她家，给她的老伴“做工作”说：打击法轮功是为了安定团结的需要，是党的需要。你是党员，要为党说一次假话等等。


这太荒谬了，这明摆着是在陷害熊玉华吗？！她的老伴怎能这样做呢！过了没多久，他们就将熊玉华送上法庭，用莫须有的事给熊玉华定罪，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并于二零零五年八月送去四川省女子监狱。 


开庭前老伴去找过当事法官宋奎，提出申请参加辩护。宋法官说，其他案件都行，法轮功不行。后他又提出要上诉。宋回答他说：法轮功的案子只有本人可在规定时间里上诉，你就是写好上诉材


料我都不会接你的。开庭当天，熊


玉华老伴就给熊玉华去了信谈此事。


后在女子监狱探监时熊玉华告知老


伴说，她收到信时已是最后一天了。


按时间推算，这封信被扣在他们手


中，直到最后一天才给了她，让她根


本无法提出上诉。 








员器官调查报告”的起草人之一大卫•乔高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进一步指证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乔高在发言中说：“关于中共政权是否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并随后杀人灭迹，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我在今年七月发布了一项报告并得出结论，令我们遗憾和震惊的是上述指控属实。我们详细的检查了各方证据、包括有利和不利的证据，共有十八项。” 


乔高举例说 ：“被关在中国监狱的法轮功修炼者都被系统性的验过血和检查身体。 因为他们同时都遭受过各种酷刑并受到恶意诽谤，上述这些医疗检查不可能是因为关心他们的身体而做的。” 


乔高还强调说：“在中国做器官移植的等待时间出奇的短，只需要几天或几周。而在世界其它各地，等待时间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这证明了在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活体器官供给源。” 


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调查报告发表后已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国际人权机构、欧洲议会及有关国家政府支持对这一指控进行深入调查。◇





乔高就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











